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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大学脉

古城保定存有一段老城墙，位于城南
的天威中路南侧。老城墙东西走向，东至永
华南大街，西接灵雨寺街。灵雨寺街不宽，
双向单车道，两旁树木葱郁，街上人来车
往，煞是热闹。由天威中路拐入灵雨寺街，
南行数百米路东，则为河北农业大学东校
区的西大门，进去，就是另一番天地了。

1988年的初秋，19岁的郄志红走进河
北农大的校园时，迎接他的，除去老师、学
长们的一张张笑脸外，还有威风的楸树、笔
挺的白杨、肃穆的青松……熟悉校园环境
后，农大悠久的历史画卷，在郄志红眼前徐
徐展开。

中国为农业大国，国人对土地的情感
真挚而深沉——人是铁，饭是钢；搞好农
业，守住粮仓，端稳饭碗，国之根本。几千年
来，农民在土地上辛勤耕作，在黑白日夜更
迭中，在青了又黄的春种秋收里，养活了一
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他们遵循一个“勤”字，
不断丰富经验，创造历史，在一次次与干
旱、洪涝、饥荒的对战中，渐渐感受到了农
业和乡村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在保定城
西，清政府创立了直隶农务学堂，成为全国
最早实施高等农业教育的学堂；十年之后，
又改为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21 年，
其与医务学堂及法律、法政、高等师范等学
堂合并，组成河北大学。到了1931年，河北
大学解散，河北省立农学院独立办学。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河北省
立农学院被迫停办，苦熬至 1946 年，方得
复校。复校期间，当时的院长薛培元先生意
识到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在恢复建设
原有的农艺系、森林系等学科的基础上，创
办了农林工程系，1949年更名为农田水利
工程系。

一所学校的一次学科变革，因适应了
时代发展的需要，如蝴蝶效应般，在之后的
几十年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国家建设离
不开农业，农业发展离不开人才。薛培元先
生高瞻远瞩，为燕赵大地乃至整个中国，培
养了一代又一代农田水利人才。他们怀揣
专业知识，怀揣赤子之情，奔走在大地之
上，护广袤大地“旱涝保收”，为新中国建设
贡献力量。

变革，紧随时代发生。1984年，国家全
面建设迅速展开，此时省立农学院早已定
名为河北农业大学，农大审时度势，将农田
水利工程系改为农业土木工程系，含农业
建筑与环境工程、农田水利工程两个本科
专业，学制四年。

1988年郄志红加入的，即为河北农大
的农田水利工程专业。

大树的种子落入沃土，阳光、水分、空
气皆宜，很快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直至枝
繁叶茂。这一过程，时间最诚实。到了1993
年，农业土木工程系再次适应国家需要，发
展为城乡建设学院，成了河北农大第一个
二级学院。

城乡建设学院，以全新的姿态，矗立在
了底蕴深厚的农大校园内。多年以后，郄志
红回母校担任河北农大城乡建设学院院长，
当他回眸往昔，蓦然发觉，他和同行者的使
命是如此之重：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为国家
培养人才，为城乡建设、乡村振兴积蓄力量。

二 魂系太行

天高气爽，站在保定市区高处，向西北
方向远眺，能看到山峦绵亘似巨涛起伏，那
就是太行山脉。历史和地理原因，为中国革
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太行老区人民，曾长期
生活在贫困之中。

脱贫攻坚，需要决心，更需要知识的力
量。1979年，在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
河北农大师生在时任校党委书记郗光支持
下，由王健、杨文衡等老教授带队，怀着对
老区人民的深厚情感，以承担“河北省太行
山区开发研究”项目为契机，将科技送进农
户，把知识献给农民，将论文写在了太行山
上。他们走出了一条享誉全国的“太行山道
路”，并逐步发展为农大师生共同参与的教
学、科研与生产（社会实践）“三结合”的道
路——是为“太行山道路”的赓续与传承。

心系河北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的农大城
乡建设学院师生，则早在学院成立之初，便
将深情目光投向了广袤的燕赵大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院还是农田水利
工程系时，师生们就不局限于象牙塔内搞学
问，而是走到广阔的乡村，将所学知识应用
到实践中——燕赵大地哪里需要，哪里就留
下了农田水利工程系师生们坚实的足迹。

河北邯郸磁县域内，有一座国家直管
的特大型水库——岳城水库，它像一面亮
晶晶的盾牌，保护着下游近三千万亩耕地、
一千四百多万人口，对京广、京沪、京九等
铁路及京福、京珠等高速公路的安全起着
重要的屏障作用。当年，河北农大“水 58
级”的同学们，扛着行李卷，坐着大卡车，在
老师的带领下，以先锋队的冲劲儿、干劲
儿，参与了岳城水库建设。他们斜跨军用水
壶，头顶旧草帽，用当时学校能提供的最先
进的仪器，为水库的建设出谋划策，在实践
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既为燕赵大地描绘
出一幅崭新画面，又为自己的求学生涯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踏在大地上的双脚，总能从大地中汲
取无尽能量。农大学子的脚步逐渐迈向四

面八方。位于河北鹿泉黄壁庄镇附近
滹沱河干流上的黄壁庄水库，以及其
他根治海河的工程和重大农田水利施
工现场，都留下了农大师生忙碌的身
影。他们实践求学的追求，在岁月的酝
酿下，形成一种信念，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农大学子，为河北农大“崇德、务实、
求是”校训的形成，提供了历久弥坚的
力量。

实践，永远是学农为农的法宝。这
也 成 为 河 北 农 大 莘 莘 学 子 的 求 学
准则。

三 “兴农”传统

大树枝繁叶茂，源于根系发达。
农大城建学院的老教授、参加工

作的学长们，后来的师生喜欢称他们
为“老城建”。其实，从学院正式成立到
现在，不过二十九年而已，但这一称呼
有着浓浓的钦佩、敬仰之意，使人觉得
很亲切。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是

“老城建”的魂。
时光荏苒，农田水利工程系更名

为农业土木工程系后，1989 年为适应
城乡快速发展需要，系里设立了土地
规划与利用专业。三年后，又增设城镇
建设专业。

“老城建”们紧跟时代步伐，紧贴
现实需要，开始在更广阔的天地奋力
奔跑。村镇规划，若天天坐在教室面对
书本和黑板，就成了纸上谈兵。

那就把课堂搬到农村去，搬到农
家小院去。现场教学，教出来的才是精
兵，练出来的才是强将。“63届”毕业留
校的贾有源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从
水利专业改为教村镇规划专业后，为
奠定基础、促进专业发展，常常带着学
生们一头扎进乡村，吃在露天，住在农
屋，风风雨雨不退缩，将村镇规划这门
课开到了最前沿。他们做出了很多优
秀方案，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开辟了
农大培训全国村镇规划人员的先河。

无论专业如何改变，“老城建”学
农为农的初心不变。他们将这份初心
化作传统，在农大学子中代代传承
下来。

水，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过去，分布在太行深山区和老少

边穷地区的人们，迟迟摘不掉贫困的
帽子，往往跟当地缺水有直接关系；有

的老乡即便脱了贫，也会因缺水再度
返贫，甚至连生存都成了大问题。脱贫
攻坚不仅是国家的事、各级政府的事，
也是河北农大师生们始终心系的事，
在“太行山道路”的指引下，他们一直
默默实践着这项大事业。

边庆年教授也是一位“老城建”。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边教授
为帮山区老乡找水，数十年间走遍了
太行山的沟沟坎坎。山路磨薄了他的
鞋底，劲风吹糙了他的脸颊，一颗赤子
之心却从来没有变色。他凭借独到的
勘测技术，为缺水山村找到一千多眼
井，尤其为保定市贫困山区作出了突
出贡献。仅在2002年5月之前，边教授
就为顺平县确定井位120眼，为农民节
约找水经费 30 多万元。他被乡亲们亲
切地称为“及时雨”“找水教授”。

一代又一代河北农大人在祖国的
大地上，以朴实的姿态，运用专业知
识，为脱贫攻坚助力，为乡村振兴奉
献，为民族复兴拼搏，也因此受到国家
和人民的认可——

穆聚彦，1990 年毕业于河北农大
农田水利专业，2018年3月至2021年5
月任张家口市尚义县南壕堑镇西平山
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2021年由他
带队的河北省水利厅驻尚义县南壕堑
镇西平山村工作队被授予“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董晓航，1995 年毕业于河北农大
城乡建设学院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专
业，2021年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荣誉称号；

赵敏涛，1999 年毕业于河北农大
城乡建设学院农田水利工程专业，
2021 年 2 月，他所在的阜平县委被授
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

四 教泽流芳

在河北农大城建学院办公楼的会
议室内，挂有两块学子赠送的牌匾。一
块上书“勘察大师的摇篮”，另一块写
着“敬谢人梯，同颂师恩”。这两块赠
匾，记录着城建学子对母校的深厚情
谊，更是这片净土“桃李满天下”的真
实写照。

“太行山道路”一直在河北农大延
伸。评判大学优劣，不在亭台楼阁漂亮
与否，而在教师素养的高低；河北农大
城建学院特点鲜明的教学传统，就是
大树的根、河流的源。

在学院的土木建筑系，流传着“四
大名捕”与“八大金刚”的故事。

“四大名捕”，是指考风极严的四位
老教师。力学类课程常常让学生头疼不
已，个别学生就想在考试时走点捷径、
耍些小聪明。但只要“四大名捕”在场，
哪怕最胆大的学生，也不敢在考场出现
作弊行为，甚至念头都不敢有。“八大金
刚”也是几位老先生。他们始终坚持一
个观点：要想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要
有一桶水——他们不仅自己水平高、教
学棒，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要求也严。

“现在你们是学生，纸上将题答
错还有机会修改；但将来你到了工程
上，盖楼、造坝，哪怕出一点问题，都
可能导致楼倒坝坍……任何问题都
不可以出，必须一丝不苟，甚至战战
兢兢……”

全国优秀教师崔起麟退休之后，
仍坚持代课，为紧跟时代发展，他在古
稀之年仍虚心向人求教，自学了一门
计算机语言。每次授课，老先生讲得深
入浅出，极为精彩，备课又非常精准，
最后一句话讲完，下课铃声正好响起，
从不拖堂。教风之严谨，可见一斑。

先生们优秀，学子们自然不敢懈
怠。郄志红准备考研的时候，他的老师
郑旌辉先生已经退休，但对他的辅导
与要求一点没放松。郄志红参加考试
前，老先生会将一些难点重点细细给
他捋一遍，并叮嘱：“考完了，你第一时
间来找我。”考完试，郄志红宿舍都不

敢回，先去导师那里汇报考试情况。郑
先生会让他立即将考题回忆出来，再
与他一起分析对错与否，认真态度令
人敬仰。

郑老师的夫人也在学院教学，同
样是个对学生期望高、要求严的老教
授。有一次，她一早就将郄志红叫去，
交给他一套试题，说：“下午三点，做完
交给我。”

郄志红拿回去一看，题目非常深
奥，资料都没处可查，只能绞尽脑汁去
做，心想做个七十多分应该就可以交
差了。下午交了卷，郄志红以为事情到
此为止。谁知，到了晚上，郑旌辉先生
来教室找他了。

“志红，你出来一下。”教室里自习
的人多，老先生将郄志红叫到了外面。
郄志红见郑老师绷着脸，心里不免一
阵忐忑。

“你觉得做个七十多分就可以了
吗？”果真，老先生质问道，“做学问要
迎难而上，才是你应有的态度！”郄志
红倏地红了脸。

翌日早上7时，郑老师又将郄志红
叫了去，仍是交给他一份试题。想到导
师和师母连夜出题，对自己如此期望，
郄志红不敢再敷衍了事，回去后认真
做了，又按时交了卷。这次，他考了九
十多分。郑先生这才露出了笑容。

五 继往开来

教育，教的是知识，育的是灵魂。
郄志红有位学长在省政府工作，

面临退休。一次，彼此见面时，他动情
地对郄志红说：“等我退休那一天，啥
事也不干，一定先回一趟城建学院，向
我当年的老师致谢。”原来，学长在河
北农大城建学院求学期间，得了一场
病，接连几顿吃不下饭。他的授课老师
知道后，煮了面条、卧上荷包蛋端去宿
舍，才使他有了些胃口，得以康复。事
情不大，学长却记了一辈子。

心里要装着学生。这是城建学院乃
至河北农大所有教师共同的教育理念。
郄志红留校执教时，郑旌辉老师曾郑重
地对他说：“作为师长，我们对待学生要
换位思考，一言一行都要想一想，若面
对的是自己的孩子，你会怎么做？”导师
的话，烙印一般，深深刻在了郄志红的
心中。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小
师弟年轻贪玩，晚上召集人打扑克，第
二天上课时竟没去上课。课后郑先生去
宿舍找人，那学生仍在呼呼大睡。郄志
红跟在导师身后，认定先生会将师弟从
床上揪起来，狠狠批一通。谁知，郑先生
不仅没叫，反而坐下来等着。

“年轻人怎能如此不爱惜身体？早
睡早起才对身体好嘛……”自言自语
着，先生竟然湿了眼眶。就这样，直到
那学生醒了，郑先生才正式批评了他。
这件事，郄志红至今记忆犹新，更领悟
了为师之道。

2022年，对于农大人来讲，是个特
殊年——河北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
暑期的一天上午，郄志红独自来到农
大中心花园的北端，走进了碑廊。灰
瓦、绿柱、红楣，青砖漫道，这座仿古建
筑向外弥漫着古朴、典雅之气。碑廊建
于农大建校110周年之际，转眼十个春
秋又成往事。一块块碑刻在汲取岁月
精华的同时，也向人们诉说着河北农
大走过的光辉历程。观瞻一篇篇碑文，
郄志红的心中渐渐涌起波澜，蓦地，那
块熟悉的长方形石碑再次聚焦他的目
光：百年农大，特色鲜明——袁隆平
题。哦，同是为国家的农业农村而奋
斗，同是矗立在广袤的田野眺望整个
世界。同一种力量，同一种信念，同一
种期盼。

踏入新时代、新征程，河北农大继
续走在“太行山道路”上，为脚下这片
大地、为乡村振兴培育更多优秀的
人才。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年之计，莫如
树谷；十年之计，莫如
树木；终身之计，莫如
树人。

——题记

“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
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
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
田，打鱼……”1922 年 10 月的
深秋，鲁迅先生在作品《社戏》
中，以极为抒情的语言写下对
外婆家的印象。真实的“鲁迅外
婆家”，在绍兴市越城区安桥头
村。当地普遍认为，《社戏》中的
平桥村，就是安桥头村的缩影。
现实中，百年后的今天，“鲁迅
外婆家”已被当地视为文化大
IP。不久前，继将“鲁迅外婆家”
列入文旅景区开发后，绍兴市
越城区在《社戏》发表100周年
之际，计划将皇甫庄村（鲁迅舅
舅家所在地）纳入水上旅游专
项规划，从而“串联起鲁迅外婆
家和鲁迅舅舅家”，还将引导和
鼓励当地开发钓小龙虾、摘罗
汉豆等项目，重点打造“水上社
戏节”“祝福文化节”等乡村旅
游节。（综合澎湃新闻、《新京
报》等相关报道）

名人名家，是宝贵的历史
文化资源。在文旅场景打造中，
打一打名人品牌、挖一挖名家
效应，实则无可厚非。事实上，

“鲁迅外婆家”房屋系清代建
筑，是当地重点文保单位，本身
很有参观价值。当地将其开发
为景点，通过系统地推广文化
旅游，与鲁迅故居等形成互动，
对古村镇保护、文化传承而言
都是利好，颇可以视为一次创
新和探索。

但是，这一做法也引来人
们的一些顾虑：一是，人们普遍
认为纪念鲁迅、开发鲁迅文学
资源，还是要守住底线。其二，
对名人故里、居住地等进行文
旅开发，应该避免“打包式”“蹭
名造景”。

这些担忧也并非空穴来
风。近年来，某些地方文旅整
合开发中，不时冒出些怪现
象 ——热衷于搞流量、摊大
饼、博眼球，“蜂拥而上”“眉毛
胡子一把抓”，总是噱头大于实
质。譬如，数年前某地打造出

“萧峰跳崖处”文旅景点，开发
蹦极体验项目……此类种种，
着实辣眼。

历史长河中，名人名家的
足迹是流动的。很多时候，名人
与某些地方的联系，并不具备
名人生涯的“代表性”。仰仗名
人名家资源硬搞文旅场景打
造，没有扎实的创意论证，势必
会走向“戏说”“歪说”。

名人名家，源远流长。用文
旅业带动发展，各地整合零散
的资源、搞整体性的文旅系列
开发，当然是一番好意，但具体
而言，尚需寻找到更合理的支
点，做到顺理成章——无论是
还原旧时场景，还是提供沉浸
式体验，要有足够的逻辑支持，
进行充足的论证、严谨的实施，
凭借巧妙的设计与优质的服
务，把这一切变得合理、自然、
丰富。否则，可能会落得虚有其
表、空有其名。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
今。”敬重名人名家，贵在呵护
珍惜。

文化名片与旅游体验互为
表里，相辅相成。名人名家资源
开发，是把双刃剑。开发好，将
增色添香、惠泽后世。反之，必
将因重营销而轻实质带来信任
危机。因此，打造“鲁迅外婆家”
这个文化 IP，也未必就是坏
事，关键在于用好名家资源和
影响力，为朴素的乡风村景赋
予隽永的意义。相信，天地之间
有杆秤，它最后的去留优劣，市
场一定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游
客的口碑将会是最终检验成色
的“试金石”。

河北农

大城乡建设学

院师生在井陉

县大梁江村调

查实习。

顺平农

民向“找水教

授”边庆年送

锦 旗 表 达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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